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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柯长篇小说《喀拉布风暴》：

■评 论■看小说

王秀梅《父亲的桥》
父亲的桥，母亲的爱

中篇小说《父亲的桥》（《人民文学》2013年第9期）以从容有致
的叙事、凝重真切的感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意味丰富的人生故事。20
年前，父亲已经是一名技术过硬的铁路桥涵工程师。一个闷热的下
午，母亲宣布和父亲离婚。从此，父亲在家中彻底消失，不知所终。
20年后，父亲的名字再度从母亲口中吐出——缪一二要回来了。父亲
是被工程局送回来的。其时，父亲已经65岁，是被单位返聘的高级工
程师，但父亲的脑子出了问题，他忘掉了他的专业，成了一个无用的
人。20年后回到母亲身边的缪一二已近似白痴，而此时母亲的生活中
还出现了一个晨练时认下的交好。但母亲却对孩子们斩钉截铁地说：

“你们的父亲绝不能住到别的地方去。他必须死在这个家里，这张沙发
床上！”最后，父亲为了小区门口一个在建铁路涵洞而离奇失踪。母亲
也失去了她的爱情。在小说中，缪一二最终的去向成了一个谜，小说
为读者提供了3种版本去猜想，使作品获得了一种迷离闪烁的气质，而
不是双脚深陷现实的泥潭。 （刘晓闽）

现实压力下的情思表达
□文 言

风暴中的第二次成长
□黄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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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新作聚焦

我曾在《大地之美》的文章中写过中亚腹地
的地名：乌鲁木齐、伊犁、阿尔泰、阿里麻力、
可可托海、福海、哈纳斯湖……，这些蒙古语地
名追根溯源就是一部美不胜收的大书。从写新疆
的那天起，我的大多作品就以地名作为书名。我
所居住的小城奎屯，我反复抒写还不足以了却心
愿，专门写一长文《奎屯这个地方》发表在《收
获》 杂志上。新世纪开始，我以长篇的规模写

《乌尔禾》，奎屯垦区农七师最边远的137团所在
地，克拉玛依的一个区，走向金色的阿尔泰的必
经之地。与奎屯相连的乌苏则以长篇 《生命树》
去完成。乌苏以西就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精
河县了，精河县再往西就是阿拉套山，中国与哈
萨克斯坦的边境线。

有关精河，我曾写过短篇《鸟》《玫瑰绿洲》《野
啤酒花》，我的叔父一家在精河托托镇农五师 91
团，叔父已经去世。记得初到新疆时，去托托看望
叔父，从乌伊公路下车，穿越戈壁走大半天，返回
时必须在路边等车。婶子一连数天给我妻子讲兵
团往事，这些都成为后来的小说素材。精河是进
入伊犁河谷的必经之地。不管是沿天山乌伊公路
往西，还是沿塔尔巴哈台山、巴尔努克山、阿拉套
山往南，到了精河算是沙漠戈壁的尽头了，一路征
尘，到赛里木湖边洗涤一新，真正的脱胎换骨。

我在精河遇到过无数次沙尘暴，在艾比湖畔
见识过从阿拉山口飞来的暴雨般的鸟群，遇到沙暴，大片的鸟儿
折翅而亡，短篇 《鸟》 就写这场厄运。新疆10年，我大半精力用
于搜集各民族的史诗神话歌谣，与内地的惟一联系是自费订阅

《世界文学》 与 《读书》。1987 年 1 期的 《世界文学》 刊有略萨的
《酒吧长谈》，封底则是智利大画家万徒勒里的《迁徙》，画面一群
潮水般飞向新大陆的鸟群，一下子拉近了穿越阿拉山口沙尘暴的
鸟群与这个世界的距离，那时我就萌发了写精河的念头。

很荣幸我曾是伊犁州技工学校的一名教师，技工学校的好处
就是带着实习的学生走遍天山南北，车工班、钳工班则在工厂待
两三个月，锅炉班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待就是一个冬天，这个
地方也就不陌生了。最有挑战性的是汽修班与驾驶班，基本上是
游牧生活的翻版，比转场的牧民跑得更远节奏更快。天山南北的
大小公路，国道省道，县级公路乡村砂石路都跑遍了。最实际的
问题，带实习可以多拿补助费。我在新疆那10年，边疆与内地相
比还有工资上的优势，我一直对新疆心怀感激，很大的原因就是
这块热土让我成家立业，我还能挤出钱来供内地的弟妹们上学直
到大学毕业。

24岁到34岁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岁月，技校汽修班的学生大多都
是自治区三运司的子弟，汽车从小就是他们的玩具，上技校纯粹是
来拿文凭，有的学生技术比老师还好，他们能把汽车开成飞机，那种
疾驰如飞的感觉让人永生难忘。夏天就像在火焰中穿行，冬天，即
使遇上暴风雪，一碗奶茶下去，连吞几十个薄皮包子，很快就大汗淋
漓热汗蒸腾，跟汗血马无异。热血沸腾的岁月，压根儿就不存在冰
天雪地，没有夏天与冬天的区别。康拉德写过《青春》，也写过《黑暗
的心脏》，一种超越无限空间与无限时间的速度会在冰雪里触摸到
火焰，在夏日阳光的烈焰里感觉到冰凉。舍身穿越阿拉山口的鸟
群应该在时空之上。2004年迁居西安，打不到出租车我会搭乘摩
托，游击队一样穿越西安的大街小巷直达目的地，重新找回西域
大漠疾驰如飞的感觉。

在西域大漠，我总是把冬天看成夏天的延续，把暴风雪看成
更猛烈的火。

可以想象，在赛里木湖边听到哈萨克歌手唱起那首有名的古
歌 《燕子》 时我有多么震撼。正是这首民歌最终把精河大地，把
阿拉山口飞来的鸟群与神奇的地精联系在一起。文学是有生命
的，有生命的春夏秋冬。西域的底色应该是夏天，夏天的炽热清
澈，赤子般的激情，如同浴火中重生的凤凰。借用韩少功 《文学
的根》，西域的文学之根深深地扎在太阳里，那巨大的火球既是生
命的动力也是万物之源、万物之根，也是文学的根，地精就是生
长在沙漠里的太阳。

沙漠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沙漠既有变幻莫测的狂暴恐
怖毫无确定性的一面，又有沉默宁静从容大气的一面。这种内在
的不确定性应该是大漠的本色，真正的艺术也应该有这种内在性
与不确定性的品质。

红柯说，“我是个反应迟钝的人。”他要在离开生活了
10 年的新疆之后，才能写那里的故事——或许，这正是他
能写一种非常罕见的小说的原因。这类小说中，红柯既不
对灯红酒绿津津乐道，也不再对抗和拆解日常生活，他积
聚心力，把自己的笔指向黑暗、光明、大地，以及与此相关
的人性中纵深的一面。即使叙事不够章法谨严，对话不是
口角毕肖，红柯也能让两者一直处于高峰状态，营造出一
种完成度极高的、似真似幻的氛围。那些经过内心涵咏的
文字，舒展从容，大气磅礴，仿佛从大地深处喷涌出来，带
着独特的热、稠与力量，充满魅惑。照这样的方式，《喀拉
布风暴》（重庆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差不多在第一章的
中间就应该结束了，爱情犹如神启，已经到达了顶点。可
在一部长篇里，这个已达高峰的传奇故事只能是个开头。

但即便阅读这个开头，也会有一种轻微的不适应感。
按说，这本新小说仍然写着作者熟悉的新疆和西安，也依
旧是大地、生命、爱情这些主题，对熟悉红柯小说的人来
说，应该满是旧雨重逢的喜悦，怎么会有轻微的不适
应？——这个传奇没有丝毫悬念，看了开头，就不难猜到
结尾。当校园里出现头发蓬乱、衣如飘带的张子鱼，出现
他那张被风沙打磨得毫无血色的脸时，拿着望远镜、幸福
地跟女朋友叶海亚在一起的小伙子孟凯，将注定被夺走爱
人，因为女孩将被某种东西击中。

叶海亚不是例外。红柯小说里的人物，几乎总是会不
期然被什么东西击中，尔后有近乎顿悟的瞬间，在这个瞬
间，人懂得了生命，体悟了自然，明白了爱情。《奔马》中，男
人珍爱自己的汽车，把车打磨得漂亮、壮观，期望凭借它与
草原的骏马一试高低。失败了一次，他不死心，依靠阴谋，
终于战胜了奔马，但也在精神上被奔马打败，从此整个人
软塌塌的。后来，当他的妻子在草原上骑上红儿马，男人
被马的神骏唤醒，才恢复了原先的神采。《美丽奴羊》中的
屠夫心肠冷硬，在群羊面前运刀如风，毫不手软，甚至羊的
跪地求饶也不能引起他的怜悯。美丽奴羊出现了，用“清
纯的泉水般的目光凝注牧草和屠夫”，“他的身体里响了一
下”，安恬的神性融化了他的心。击中叶海亚的，是张子鱼
用沙哑粗粝嗓音唱的《燕子》：“燕子啊/不要忘了你的诺言，
别变心，/我是你的，你是我的，/燕子啊！”这首歌“是哈萨克
人转场时唱的，他们从阿尔泰山转到天山，又从天山转到
阿尔泰，从哈纳斯湖转到艾比湖赛里木湖，他们就唱《燕
子》，有燕子就有女人，有女人就有家”。我们很难体会这
首新疆人人会唱的歌对长于斯土的叶海亚的魅力，但就是
因为这首歌，叶海亚毅然离开了跟自己相处多年的孟凯，
与张子鱼奔向大漠。

即使在如此的情势下，我们也不要期望在红柯的小说
里看到张子鱼的解释，叶海亚的内心独白，或者作者对孟
凯的怜惜。大概在准备写有关西部的小说时，红柯就心意
已决，不在生命、劳作之上附加任何伦理或道德内容，更不
会对爱情的失败者给予同情。在红柯讲述的爱情故事里，
很难找到娇嗔、佯怒、半推半就或相拥而泣，里面的人物必
须承受得起巨大的幸福，也要经得住残酷的考验。失意的
人要学会用自己的剽悍和勇猛舔舐伤口，克服面对的困
窘，走出人生的低谷，否则，作者就会将之弃置一旁。当
然，孟凯是被红柯选中的，他不会就此消失。

孟凯没有像红柯以往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很快找到神
启的那个点，遇到这个爱情事故之后，孟凯悲伤、犹疑，甚
至略显卑琐。因为无法面对叶海亚的幸福，从学校辞职经
商后，他也没有忘记去西安调查张子鱼的过去。他得知张
子鱼在大学时有个意中人，可直到毕业也没向人家表白。

返回新疆，面对张子鱼，他觉得自己有了很大的心理优势：
“向心爱的姑娘表白就那么困难吗？”张子鱼答：“有时候很
困难，比在沙尘暴里吸口气都要难几十倍几百倍。”

至此，在张子鱼和孟凯的关系上，后者完全被笼罩在
前者的光芒之中。少年时期，他们同时发现了斯文·赫定
的《亚洲腹地旅行记》，都投入了阅读的燃烧状态，做起了
英雄梦，人也变得桀骜不驯。但现实的教训很快让张子鱼
收敛起自己的高傲，把一切深藏内心。而家境良好的城镇
少年孟凯持续着他的骄横跋扈。高中时，终于没有学校再
愿意接受这个顽劣的孩子，父亲只好把他送交异地的舅舅
代为管教，并在那里上高中。在学校里，孟凯认识了美丽
女孩叶海亚，由凶暴一转而为温顺，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
终于考上了大学。二者相比，张子鱼的勇毅和坚韧，映衬
出孟凯的安逸和顺遂。

德国剧作家弗里德里希·黑贝尔说过：“在一部好的戏
中，每一个人都是对的。”红柯大概懂得这句话，在《西去的
骑手》中，不管是 17岁带兵打仗、骁勇善战的马仲英，还是
与之对阵的枭雄盛世才、大将吉鸿昌，作者都极力把他们
写得元气淋漓，难分轩轾。如果爱情的对手之间也可以看
成一种敌我关系，我们不禁会问，难道在写作时，红柯忘记
了自己崇敬的荷马，不经意地偏向了那个更像自己的乡村
少年张子鱼？

叶海亚曾对孟凯说：“碰到他我才知道我需要的是这
种好，不是你那种好，不是说你不好，你要保持你那种
好。”但在此前的故事中，我们很难发现孟凯的好。随着
故事的展开，孟凯金子般的质地才渐渐显露。在和张子
鱼上面的对话之前，孟凯就对他说过：“新疆不光是荒
漠，还有绿洲还有花园还有森林草原湖泊，你个大男人
你应该带上妻子去美好的地方，叶海亚是你妻子。”对话
之后，孟凯向老榆树连踢几脚，“张子鱼你这王八蛋，你
把荒漠当心灵安慰，叶海亚可要跟着你这王八蛋吃苦受
累呀。”这大概是作者一个醒目的提示，孟凯此后对张子
鱼的调查，就不再是为了揭开对方的伤疤，而是为了叶海
亚的幸福。他要弄明白，这个“从情窦初开那天起就开始
不断地埋葬自己的情感”的张子鱼，“咋是这个球样子？”小
说进行到这里，将近全书的三分之一，深受打击的孟凯渐
渐浴火重生，而红柯埋藏在这部小说里的秘密，也缓缓展
现了出来。

张子鱼的秘密还没有破解，孟凯的爱情先来了，他不
可救药地爱上了陶亚玲——一个奔走在实业家与官员间，
周旋在各色男人中，却保持着过人的安静和善良的女人。
看到她的时候，孟凯被击中了，“眼前豁然一亮，心房忽扇
一下打开了，孟凯眼睁睁看着自己那颗活蹦乱跳的心拉长
变大，长出叶子，一点一点长高”。或许直到这时，孟凯才
真正明白他为什么失去了叶海亚，因为，“男人爱女人的一
个重要标志就是疯狂”。他跟叶海亚的爱情太过顺利，就
缺少了这场风暴，现在，这个延迟的神启时刻降临了。

自小养尊处优、争勇斗狠的孟凯经历了这场风暴的洗
礼，补足了他生命中不善体察苦难的一面，完成了自己的
第二次成长。那些经历了风暴的燕子和人，不光为自己，
也会为同伴，向着温暖与光明之地飞翔。复活的孟凯继续
勘探张子鱼“极其隐秘的内心活动”，要帮着他完成第二次
成长。对这种帮助，新疆长大的孟凯说：“大漠绝域，别人
的篝火也能温暖自己。”

骄纵的孟凯需要第二次成长，为什么坚毅果敢的张子
鱼也需要呢？或许因为我们太习惯于信任或赏识身历苦
难的人了，太愿意相信坎坷经历对人的良好塑造，从而忽

略了穷困和苦难也会对人造成伤害，在心灵深处投上阴
影，让人本能地拒斥美好。随着孟凯调查的深入，张子鱼
的往昔逐渐浮现，他内心的幽微部分显露出来，我们这才
发现，此前伴随张子鱼的苦难和他的坚韧，在这部小说中，
并不是作为赞颂对象出现的。红柯不是一个喜欢重述习
见伦理的人，《喀拉布风暴》也不是一个“艰难困苦，玉汝于
成”的励志故事，作者始终关注的，是人心很难说清楚的那
一点。

张子鱼成长的地方，城乡间有着森严的界限，即使同
为农村人，长于城郊也会对偏远地区的农民流露出极大的
优越感。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张子鱼，时时提醒自己不要
忘记身份，也不敢轻易相信来自城市的幸福邀约。初中
时，一个美丽的女同学为张子鱼画像，彼此产生了好感。
但在女孩邀请他去家中做客后，张子鱼迅速放弃了这段感
情，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家跟城里女孩的家“是两个世
界”。这种由长期的自卑转化而来的过度自尊，让张子鱼
在他们之间挖出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也给自己初开的情
窦加盖了永不开启的封印。

锁闭在内心深处的隐秘渴望不能实现，就会乔装改
扮，以另外的面目出现。张子鱼既然无法在现实中敞开心
扉，不敢奢望与心仪的城市女孩携手同行，就在心里悄悄
把她们幻化。高中时与张子鱼交往的县城女生，就一语道
破天机：“我可不想罩在神圣的光环里。”张子鱼后来才明
白，他把自己认识的女性全都进行了虚光处理，永远无法
成为生活中的人。但当时张子鱼并不知道自己的问题，这
让他在大学时又错过了李芸。当李芸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时，张子鱼心理的硬壳受到了震动，“他没想到生活这么
美好”，功亏一篑，在后来可以拥抱李芸的时候，张子鱼
还是倒下了，“拥抱的姿势变成了保护自己的姿势，双手
护脸，好像在风暴中”。面对毕业前夕的这场爱情喀拉布
风暴，张子鱼没有勇敢地迎接，而是本能地做出了保护动
作。毕业之后，张子鱼到大漠寻求治疗，才有了他跟叶海
亚的传奇。

从此回看，才发现红柯一直关注着张子鱼的这个问
题，只是被我们粗心的阅读忽略了。结婚不久，叶海亚就
对张子鱼说，“你唱《燕子》的时候我看见你心里的阴影，让
人不寒而栗的阴影”。高中女同学也说，“你真是个铁人，
你的脸也跟铁铸的一样，你的鼻梁你的嘴角，太硬朗、太锋
利”。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懂事太早的张子鱼因为对身份
和地位的敏感，在自己的心灵和身体上都加了保护层，也
因此几乎失去爱一个现实的人的能力。直到经孟凯提醒，
叶海亚和张子鱼一起回他的故乡时，提到了他跟那个初中
女生的事，并告诉他，“爱不是罪过”，张子鱼心的硬壳才趋
于脱落。对张子鱼往事的回顾，解开了阻碍他第二次成长
的一个个死结，这个逆向展开的成长故事，至此接近完成，
小说也即将来到尾声：

喀拉布风暴再次降临，飞沙走石全成了有生命的燕
子，风暴的轰鸣全成了歌声，古歌《燕子》与风暴融为一体。

喀拉布风暴从摧毁万物变成了孕育生命，象征美好生
活的燕子与风暴一起，见证了张子鱼的第二次成长，他的
心将变得柔软，眼神将变得柔和。

完成这部小说，红柯或许也经历了自己风暴中的第二
次成长，他不再迷恋于《阿斗》那样对历史的解构，也不再
逗留于《好人难做》那样对现实的贴身描摹。红柯把酣畅
到略显枝蔓的笔墨投向以往高峰状态的之前和之后，开始
触摸人心灵中最细微的变化，从而在那类罕见的小说之
外，又开拓了一条新路。

赵燕飞是“中青年过度期”作家的一
个样本，其作品的得失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集中阅读她的十数篇中短篇小说，其
中的情节人物，特别是作者意欲表达的内
容，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个在现实生活里体验、经历、拼争
的人，一个对超越现实的幻景有着向往、
想象的人，都会觉得自己身处一种波浪式
的人生境遇中，有冲浪也有旋涡，有热情
也有冷漠，有温暖如春，也有独自悲秋。
这时，作家往往面临一种创作上的基本选
择：是写纷繁沉重的现实生活，还是写逃
离现实的片段时光里感受到的心灵世界？

赵燕飞首先面对了无时不在的现
实。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逃脱、必须面
对的生活。我们在她的小说里，读到了人
们在街谈巷议中最热衷的话题，那些困扰
我们的、比柴米油盐更累人的“重大主
题”。《自由可投》写上学难。小说里的那
位“堂哥”已经为此累弯了腰；《浏阳河上

烟花雨》写买房难。两个小夫妻，在大城
市里感受着买房带来的一系列压力和困
扰，根本无暇去享受爱情；《羊蝎子》写就
业难。父亲为儿子的出路受尽煎熬，百般
无奈下默默去打苦工，却不幸死在夜路
上；《纠结》描述望子成龙与“学生减负”之
社会问题；《最浪漫的事》写发财梦想破灭
的一对小夫妻想讨便宜而买了假酒，悲喜
莫名。

我没想到一位女作家将笔用于写如
此沉重的主题，她的小说因此有点“问题
小说”的味道。生活的不易和艰辛是每个

人必须去面对的现实，这是作者的朴素认
知。值得肯定的是，赵燕飞没有停留在只
对现实中艰辛故事的描述，她努力传递温
暖的感情和坚韧的信心于人物身上，让这
种感觉穿行于情节当中，特别是见于故事
的结尾处。

《自由可投》里的堂哥虽然愿望不能
完全实现，家庭因此面临困窘，但他却突
然在压力下洒脱，本来弯下去的腰杆反而
挺直了起来。《浏阳河上烟花雨》的那对小
夫妻面对买不起房的困境、不治之症的打
击，索性抛开烦恼，哪怕是片刻，也要去享

受一下爱情的幸福和回家的快乐。《纠结》
里的一家三口，父母在换房换车的争论中
几近离异，因为孩子的动情叙述，最终放
弃了欲望和杂念，重新开始面对生活，享
受平平淡淡的幸福。《最浪漫的事》则在一
个喜剧性结尾里表达了小人物身上难得
的解脱之道和乐观、达观。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赵燕飞在她的小
说里势必会触及一些表达情感困惑的主
题。《隐情》《念青唐古拉》《灰指甲》让人看
到了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这几篇小说直
面人物情感世界的处境，情绪更纷繁，表
达更饱满，倾诉更投入，因此篇幅也都相
对更长。

如果赵燕飞今后的创作能够在现实
生活的“热点话题”故事，与个人心灵世界
复杂性的表达间找到共同的支撑点，能够
将现实与虚幻，坚硬的物质世界与空灵的
精神世界很好地融合起来，她的创作一定
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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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玩扑克………………………………………王季明
罗生太郎……………………………………张运涛

中篇小说 丁香婵………………………………………升 玄
散文随笔 一门风雅才清绝……………………………侯凤章

古城墙 ，历史与文学的典籍（外一篇）……张福华
房子…………………………………………李振娟
瞎子水山……………………………………杨小林

诗 西 部 灾难的重量（组诗）…………………………包容冰
论 坛 一部砥砺警世之作…………………………钟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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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款（短篇小说）…………………………石 也

丢豆子（短篇小说）…………………………董永红
钱多的一天（短篇小说）……………………鲁兴华
水井（散文）…………………………………李翔宇
秋日泾源（散文）……………………………李 敏
忧伤的花朵（散文）…………………………吕 言
冰山上的雪枸杞（散文）……………………叶阳欢
泾源或其他（组诗）…………………（回族）雪 舟
在泾源的几个片段（组诗）…………………王武军
黄昏之影（组诗）……………………………刘 京
遥远的角落（组诗）…………………………常 越
泾源（组诗）…………………………………王自安

在民间（散文）……………………………………………彦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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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礼（组诗）………………………………………（回族）马乐群
荒凉世界的执著坚守（评论）……………………………黄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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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子 诗 潮 杨方的诗…………………杨 方
李少君的诗………………李少君
尤克利的诗………………尤克利
邱华栋的诗………………邱华栋

新诗十九首 罗振亚推荐：短新诗19首………
………………………罗振亚

评《回答》…………………傅元峰
外国诗译介 [智利]帕拉诗选………董继平译
百 家 诗 萃 宋词小窥（组诗）…………沙 白

蔬菜系统的档案揭秘（组诗）……
………………………丁 可

刘川的诗…………………刘 川
黄东成的诗………………黄东成

访 谈 英国诗人肖恩·奥布莱恩访谈…
………………………梁雪波

圆 桌 传统与现代的交锋和辩议………
…………………张德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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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购启事
新锐 小说二题
一个“80后”作家的“流离”意识

……………………陈培浩
下一个是你……………远 山
小城故事………………李霞英
到城里去………………杨爱国
二十四小时之辨………俞天立
@盛子潮…………和你说说话
李皓 、正心的诗………………

…………李 皓 正 心
症候……………………陈 原
自传与公传 ：一九七三（五）…

……………………董学仁
关于当代汉语写作“国际化”的

对话……刘宪平 吴欣蔚
邓如冰

张怡微小说论…………徐 勇
李进祥论………………刘 涛

“经验永远是第一的”…………
…………谈 歌 姜广平

弋舟长篇小说阅读记…王威廉


